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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捐献者家属王伯伯向志愿者介绍情况。

一片角膜的意义有多大？
“明眸追光”志愿者现场探访
近50%的受访者愿意在身后捐献角膜

我们为什么要捐
献角膜？一片小小的
角膜，会给受捐者带
来怎样的改变？公众
对角膜捐献的认知度
到了怎样的水平……
暑假期间，“明眸追
光”志愿队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们，跟随宁波市眼科
医院眼库工作人员，
对角膜捐献志愿者家
属和部分角膜受捐者
家庭进行了走访，并
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让这群年轻的志愿者
们对角膜捐献的意义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在角膜捐献志愿者家属
王伯伯的家中，谈起妻子生前
决意捐献眼角膜，王伯伯十分
感慨。妻子一生从事教育，为
人师表，教书育人。当年，角
膜捐献的社会知晓度并不高，
妻子就跟子女交代，自己百年
之后，一定要把角膜捐献给需
要的人。

“她让我们一定要帮她完
成这个遗愿，为社会和他人再

尽最后一份力。”王伯伯坦言，
当时他是反对的，不愿意把妻
子的角膜捐献出去，但子女的
劝说、妻子的决心，让王伯伯不
再坚持。王伯伯说，得知妻子
的角膜让两位角膜盲患者恢复
了光明，他感到非常欣慰，没有
后悔当初签下的字。

活动期间，“明眸追光”志
愿队的志愿者们，以问卷的形
式，对角膜捐献的公众认知进

行了调查，线上线下随机发放
调查问卷共计1000余份。结
果显示：公众对角膜捐献的认
知度还是比较高的，89.9%的
受访者都知道角膜捐献的常
识；72.7%的受访者表示，不
会反对家人捐献，其中有
47.7%的受访者愿意在身后
捐献角膜。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陈怡 俞淑婷 钟诗婷

被一片角膜改变的家庭

小九母子二人，都是角膜
捐献的受益者。最近这5年
间，母子二人的4只眼睛都接
受了角膜移植手术。看到志
愿者们的到来，母子二人非常
激动。小九的母亲说，移植手
术前，她什么都看不见，以为
这辈子都将在黑暗中度过。
现在好了，看得见了，生活都
可以自理了。真的很感谢社
会的好心人，也感谢宁波市眼
科医院的医生。

说到动情处，小九母亲的

眼泪夺眶而出。这个家庭，曾经
饱受眼病折磨。小九20岁左右
眼睛出现问题，总是发炎流泪。
这些年，他跑过很多医院，医生
说角膜营养不良，也没好的办
法，只能配点药不让眼睛发炎。
到后来，视力越来越差几近失
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就在他遭受眼病折磨的时
候，他的母亲也患上了同样的
眼病。幸运的是，2016年，母
亲到眼科医院做了角膜移植手
术，重见光明。小九说，为了等

到一片角膜，他排队排了5年
多，都以为等不到了。2018
年，他接到电话说可以手术了。

母子二人曾饱受眼病折
磨10余年，终于因为一片角
膜而重见光明。小九说，手术
前根本没办法工作，不能为家
里分担。现在好了，老婆有
了，孩子也生了，还有了份不
错的工作，可以养家糊口了。
如果没有好心人捐献角膜，他
不可能拥有这一切，想想会是
多么可怕。

从反对到支持的捐献者家属

每逢雨季，在草地附近常常可以看到
拖着一条长长黏液、形似脱壳蜗牛的虫
子，有人叫它鼻涕虫，有人叫它黏黏虫。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条看似人畜无害的
小虫子，可能是致命杀手。

半个月前，国科大华美医院神经内科
病房收入了一位50岁的女患者，她因为

“头痛伴发热1周”入院，医生初步判断可
能是病毒性脑炎。但治疗后病情非但没
有好转，反而进展凶猛。管琼峰医生认为
患者的病情没有那么简单。经进一步检
查发现，患者的血常规里的嗜酸性粒细胞
高达33%（正常值不超过3%），这种指标异
常多见于寄生虫感染的患者身上，难道这
位患者的脑炎是寄生虫导致的？影像学
检查也为这个猜测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但经追问，家属愣是没能提供最重要
的病原接触史，把能常规检测的几种寄生
虫抗体测了个遍，发现都是阴性。由于特
殊的疾病需要特殊的药物，不能确诊就不
能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此时患者病情
继续加重，命在旦夕。最终，医生想到了
求助基因检测的方法，通过患者的脑脊液
检测得到了确诊结果。原来在这位患者
脑子里作祟的是广州管圆线虫，这种寄生
虫在宁波极为罕见，之前还没有报道过类
似的病例。

为什么会感染这种虫子，医生继续追
问患者家属病原接触史，仍然一无所获，
这让医生也无比困惑。没想到过了一天，
患者家属突然想起来，发病前患者因为话
说得太多，一直感觉嗓子哑，当地有一种
偏方，吃没有壳的螺肉，就是下雨天地上
捡的头上有两个角的虫子能治好，而且是
生吃！

“是的，没错，发病前这个患者生食了
蛞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鼻涕虫、黏黏虫。”
管琼峰医生说，更让她震惊的是，家属一再
强调这个偏方果然有用，前后吃了2个月，
虽然吃得不多，但效果还不错。看到医生
质疑，患者家属并不以为然：“大家都在吃，
一直在吃，有人还吃一碗呢，又没事！”

这下，患者的病情总算真相大白，正
是因为生吃了蛞蝓，感染了蛞蝓身体里的
广州管圆线虫，才导致一系列的病症。

医生提醒，要想预防这种疾病，就是
切记不要生吃或半生吃螺类。更不要轻
信偏方，生吃一些小动物。

记者 孙美星 实习生 范新颜
通讯员 郑轲

听信偏方生吞黏黏虫
罕见寄生虫病找上门


